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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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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n obvious gap between the bas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or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is study, we firstly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asic research, find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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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even though the output of basic research produced by enterprises has 
increased, its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creation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n, using an “incentive-
ability” analysis framework, we revealed the constraints hindering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onduct basic 
research. It shows that incentive for firms to invest in basic research is insuffici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the problem of talent restriction is prominen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in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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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differentiated basic research guidance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support enterprises in 
setting up laboratories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ogether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mprove the 
selection, organization,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for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undertaken by enterprises; expand shar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achievements; reform the government outsourcing system to encourag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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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但从实践

看，我国企业基础研究仍面临投入比例偏低、新知识贡献度不足等问题。文章在概括分析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特征和问题的基

础上，通过“动力—能力”分析框架系统揭示当前我国企业基础研究面临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并从政策需求出发，为完善支

持企业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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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企业基础研究。2018 年

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

见》明确指出，要“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市

场竞争力”，包括引导鼓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研发机构和联合实

验室，鼓励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合理流

动等。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

探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

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2023 年 2 月 21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进一步强调了科技领军企业“出题

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

国际经验表明，企业基础研究既有利于实现突破

式创新、帮助企业在市场上获得先发优势[1]，又有助

于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利用能力、帮助后发

国家实现弯道超车[2]。当前，我国企业正在向价值链

高端跃升，面临从“逆向工程”到“正向设计”的挑

战。加上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实施的技术封

锁，我国更是迫切地需要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卡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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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研发经费报告 2020. (2023-03-06)[2023-04-03].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12889.html.
②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 (annual series). [2023-03-04]. https://ncses.nsf.

gov/pubs/nsb20221/u-s-and-global-research-and-development#revisions-to-global-r-d.
③ OECD. OECD.Stat. [2023-04-03]. https://stats.oecd.org.

子”问题背后的科学问题，进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把握技术新方向。这不仅是国内企业提高自身国际竞

争力的关键，而且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

从当前实践来看，我国企业基础研究仍存在着

明显不足，表现在：企业用于基础研究的研发经费

在研发总经费中占比过低，提交《专利合作条约》

（PCT）专利申请的企业比例还处于低位水平，企

业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等等。

2022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  30 870 亿元

人民币，较  2021 年增长  10.4%。其中，基础研究

经费为  1 951 亿元人民币，在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中的占比为 6.32%，较 2021 年反而下

降了 0.18%。从投入结构来看，2019 年我国中央政府

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约为 28%①，已接近美国联邦政

府 32% 的基础研究投入比例②；而企业用于基础研究

活动的经费支出尚不及其研发经费总支出的 1%③。因

此，未来我国基础研究潜在增长的巨大空间主要在于

对企业基础研究潜力的发掘。

本文在概述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

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揭示政策需求。从创新系统观出

发，围绕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动力和能力分析问题及

制约因素，以完善政策体系为目标提出相关政策建

议，有助于避免政策的碎片化、增强政策对企业基础

研究的体系化支持。

1 深刻认识当前我国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

1.1 从国家创新体系来看，企业基础研究是提升系
统整体效能的关键
根据《弗拉斯卡蒂手册》中的解释，基础研究是

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

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不以任何特定的应用

或使用为目的[3]。早期学者并不将企业视为基础研究

的主体。如 Arrow[4]和 Nelson[5]认为，基础研究具有很

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性，这与企业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的目标相悖。但随着科学与技术双向互动的特

征愈发突出，许多基础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需求导向。

基础研究开始被划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导向的基础

研究，其共同特征是提供新的知识和方法，区别在于

前者往往产生重大的科学思想，后者则会催生技术变

革、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6]。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根本驱动力，其根本性的

进展往往意味着重大的技术创新机会[7]；如果没有基

础研究，技术创新与突破、应用与开发就成为无源之

水[8]。许多重要的产品都是在基础研究取得突破的基

础上产生的，基础研究为抢占产业制高点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9,10]。特别是随着高技术产业的作用越来越突

出，信息、生物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根植于基础研

究的发展[11]。近年来，学者们观察到企业愈发重视内

部基础研究活动，许多企业建立研究实验室[12-14]，这

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科技竞争力和创新绩效，也有

力推动着产业创新和社会进步。

对中国而言，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是提升我国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① 企业在识别关键共性技

术问题、策源突破式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用导

向基础研究要求从市场需求、工程需求中提炼科学问

题，而企业是距离市场和工程最近的主体，了解产业

难点和痛点，提炼的基础科学问题更具针对性、更具

应用前景。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问题识别中的作用，

有助于凝练更多应用导向的真问题、好问题。② 企业

资助基础研究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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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

制，而企业正是按照市场机制配置研发费用，具有优

化流动方向与配置结构的天然属性。同时，企业研

发费用的限制性条件较少，使用更加便捷、灵活，监

管和交易成本较低，能够最大限度提高经费的使用效

率。③ 企业组织基础研究有助于促进产学研合作，

真正实现不同主体的有机联结和体系化运行。企业牵

头组织基础研究，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人才、设备和

技术支持，有利于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真正解决科

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提高创新体系的运转效

能。

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

“压舱石”，承担着建设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和原创技

术策源地的责任和使命，理应加强应用导向基础研

究，增强基础研究对产业升级的支撑力。部分科技型

中央企业，更是拥有相当规模的科研队伍、实验装置

和研究基地，在行业基础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积淀，应

当结合国家重大工程和高端装备应用需求，在产学研

合作中发挥牵头作用。

1.2 从发展阶段来看，开展基础研究是当前我国企
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迫切需求
基础研究在两个方面助力企业实现赶超和领先

优势。① 基础研究增强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利

用能力，有助于后发国家的企业实现追赶跨越[2]。根

据吸收能力理论，基础研究在企业学习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帮助企业消化、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

提升了企业的吸收能力[15]。基础研发投入高的企业

能够形成识别机会和消化吸收利用全球知识的能

力，从外部知识溢出中获益[16-18]。这将产生基础研究

的正反馈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企业研发投入的热

情、促进企业创新[12,19]。② 基础研究有助于形成新

的技术轨道，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帮助企业在

市场上获得先发优势[1,20,21]。Mansfield[22]对美国 70 家

公司的调研分析显示，如果没有基础研究，15% 的新

产品和 11% 的新工艺无法被开发出来。Higón[23]对西班

牙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基础研究能够提高企业

开发全新产品的领域，创造重大的商业机会。我国学

者也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基础研究能够帮助企业打破

技术难题，变革原有的技术路线，发现和把握新的技

术机会，从而提升创新绩效[24,25]。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国企业主要通过“引

进、消化和吸收”实现技术进步，技术开发以逆向工

程为主，较少开展基础研究。但随着企业发展、人力

成本上升和国际形势变化，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需求

愈发迫切。① 引领方向。部分科技领军企业已进入

“无人区”，亟须寻找未来方向、为可持续发展做好

技术储备，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强化基础

研究来加深对客观事物、现象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开

拓新的知识领域、发现颠覆性创新的机会。② 突破

瓶颈。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

企业更加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来突破技术瓶颈。从“逆

向工程”转入“正向设计”，要求企业厘清技术底层

原理、有能力解决或合作解决背后的科学问题，这必

须倚赖于基础研究。③ 吸引和培养人才。开展基础

研究有利于吸引和培养高水平研发人才，而人才是支

撑企业整合创新要素的关键。二十大报告指出：“教

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形成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需要企业

加强基础研究布局。

2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的现状：特征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和产出均持

续增长，显示出越来越高的基础研究参与度。但同

时，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在全部研发支出中的占比过

低、规模过小，申请高质量专利的企业数量较少。总

体上，企业在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自立

自强战略中所暴露的基础研究落后问题仍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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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企业基础研究执行经费增加，但占比依然

偏低
企业基础研究经费稳步增加，增速快于企

业研发总支出。从研发支出总量来看，我国企

业的研发支出持续增长，2021 年研发经费规模

达到 21 504.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2%，

是  2011 年的  3 .27  倍，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

比例近  77%（图  1）。2015 年以来，企业基

础研究支出规模呈现快速增加态势，2020 年

企业基础研发支出达到  95.6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88.32%，是 2015 年的 8.39 倍。2011—

2020 年的 10 年间，企业基础研究的复合增长率

达 29.38%（图 2）。

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其研发总支出的比

例过低。近年来，企业基础研究支出规模虽

有快速增加，但从结构来看，企业研发经费

中用于基础研究的占比过低。按照购买力平

价（PPP）计算，2020 年中国企业支出的研发

费用规模为  4 469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2，与

第 1 位的美国相差 961 亿美元，高出第 3 位的

日本 3 100 亿美元（图 3）。然而，同一时期，

国内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仅为 22.9 亿美元，

占研发总支出的比例低于 0.6%；企业基础研究

经费只相当于美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353.9 亿

美元）的 6.47%，也不及日本和韩国企业的 1/4

（图 4）。过低的基础研究支出制约着我国企业

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提升，使得我

国在产业上核心零部件的对外依存度高，产品

的附加值低，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地

位偏低。

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在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总

支出中占比过低。从我国基础研发支出来看，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体，2020 年

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在全社会基础研究支出中的

图 2      2010—2020 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规模
Figure 2      Expenditur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n basic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0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1—2021）》
Data sourc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2021)

图 1     2011—2021 年，中国企业研发支出规模及其占比
Figure 1     R&D expenditur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its proportion from 
2011 to 2021 

数据来源：《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1—2021）》
Data source: Communiqué on National Expenditur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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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主要国家企业研发支出规模与比例（当期 PPP）
Figure 3    Scale and proportion of R&D expenditure of major countries in 
2020 (current PPP)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Data sourc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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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仅为 6.52%，发挥作用很小。同期，美国

（32.59%）、日本（47.07%）和韩国（57.54%）

等国家的企业在全社会基础研究支出中的占比远

高于我国，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更加均衡地参与

到基础研究之中（图 5）。较低的企业基础研究

参与度导致较低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不

利于产学研合作效率的提升。

2.2 企业基础研究产出不断增加，新知识贡献
度仍待提高
从发明专利产出来看，科技领军企业表现

亮眼。如表 1 所示，我国 PCT 专利申请量持续

攀升，2019 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 1。此

后，2020 年和 2021 年我国 PCT 申请数量分别

为 6.87 万件和 6.95 万件，持续位居世界第 1。

2021 年，已有 13 家企业跻身全球企业 PCT 专

利申请数量前 50 位（图 6）。头部科技型企业

在 PCT 专利申请方面表现亮眼：华为以 6 952 件

申请连续 5 年位居榜首，OPPO 广东移动通信

（2 208 件）和京东方（1 980 件）分列第 6、

7 位，另有 10 家企业进入前 50 位④。

申请PCT专利的企业占比依然偏低。根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版的《2020 中国专利调查报

告》，2019 年向境外提交专利申请（含 PCT）

的企业占比仅为 3.7%，96.3% 的企业没有向境

外提交专利申请。其中，大型企业向境外提交

专利申请的比例为 14.8%，明显高于中小微企业

（表 2）。由此可见，国内企业中具备一定研发

实力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占比显著偏低。

我国企业发表论文数量持续提升，但仍远

落后于美国企业。2010—2021 年，我国企业发

表科技论文⑤的数量从 0.38 万篇提升至 1.79 万

篇，在我国论文总数中的占比从 2% 左右变化

企业基础研发支出                        企业基础研发支出占企业研发支出比例

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 其他 企业基础研究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比例

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图 4      2020 年主要国家企业基础研究支出规模与比例（当期 PPP）
Figure 4      Scale and proportion of basic research expenditure of major 
countries in 2020 (current PPP)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Data source: OECD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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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Data source: OECD Statistics

表 1     中美两国 PCT 专利申请量
Table 1     PCT patent applications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年份
PCT专利申请量（万件）

美国 中国

2016 5.64 4.32

2017 5.66 4.89

2018 5.61 5.50

2019 5.78 5.90

2020 5.92 6.87

2021 5.85 6.95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事实与数据报告》

Data source: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④ WIPO.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s by origin (PCT System) et al. [2023-04-03].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pressroom/en/
documents/pr_2022_886_annexes.pdf.

⑤ 包括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及其子数据库（CSCD、SCI、EI 等）中收录的中、英文论文。

353.9

6.52

100.7

7.35

93.8

10.51

22.9

0.51



  院刊  607

加快完善支持企业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

到  2.5% 左右。置身全球企业范围来看，我国企业

在全球企业发表论文中的占比逐步提高，从 2010 年

的 5.14% 提升至 2021 年的 19.89%，显示出我国企

业在世界企业基础研究中地位的提升。但与美国企

业相比，我国企业论文发表差距依然巨大。2021 年

美国企业发表论文 4.00 万篇，占美国论文发表总数

的 4.91%、全球企业论文总数的 44.53%（图 7）。数

据差异背后揭示出我国企业在基础研究能力上仍明显

落后，在前沿探索支撑领先创新上仍需加快努力。

3 “动力—能力”框架下我国企业基础研究
的制约因素分析

3.1 企业基础研究的“动力—能力”框架
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是动力和能力共同作用的结

果。当企业既有意愿也有条件或能力时，才会真正开

展基础研究活动。

动力是企业基础研究意愿的决定因素。经济学者

一般强调，动力源于市场竞争压力。无论大企业还是

小企业，都会为了获得新商机赢取超额利润而开展前

沿探索。这对于竞争机制发挥主要作用、市场发育较

成熟的领域而言是适用的。但在一些自然垄断或行政

垄断的领域，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要求也可能是更直接

推动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关键动因。企业基础研究具

有应用导向特点，研究成果经常体现为突破性发明，

因此，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保障企业能够从基

础研究成果中获取收益、激励其不断开展基础研究的

关键，也构成了企业基础研究动力的重要内容。

能力是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条件基础。能力包括

投入能力、人才/知识储备等。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

不确定性等特点，而企业普遍投入不足。为支持和引

导企业加大投入，各国政府主要采取税收优惠、科技

项目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补贴。开展基础研究需要高

图 6      2021 年 PCT 专利申请数量前 50 位企业所属国家的分布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50 companies in PCT patent applications in 2021

数据来源于《2022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事实与数据报告》；图中每一列表示一个对应排名的企业，每一行表示一个国家，色
块表示对应排名的企业属于对应的国家
Data from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22; Each column represents an enterprise corresponding to the ranking, each row represents a 
country, the color block indicates the enterprise belongs to the country

表 2     不同规模企业向境外提交专利申请（含PCT）情况
Ta b l e  2      P a t e n t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i n c l u d i n g  P C T )  s u b m i t t e d  o v e r s e a s  b y  e n t e r p r i s e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s i z e s

类别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总计（%）

是 14.8 6.0 3.1 2.3 3.7

否 85.2 94.0 96.9 97.9 96.3

数据来源于《2020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有效数据量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数量分别为 2 204、2 606、3 915、
1 983，总计为 10 708 家
Data from The 2020 Report on National Patent Survey; The valid number of data of this question is: 2 204, 2 606, 3 915 and 1 983 for large enterprises, 
medium enterprises, small enterprises and micro enterprises respectively, with a total number of 10 708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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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人才和大科学装置或仪器设备等关键资源，企业

获取这些资源的途径主要是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合

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企业基础研究的“动

力—能力”框架（图 8）。

3.2 从动力来看，面临发展阶段和政策激励不足的
双重制约
（1）大部分产业竞争尚未进入依靠原始创新的发

展阶段。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动力源自市场竞争，基

础研究是为构筑未来竞争优势而进行的高风险投资活

动。只有当技术创新成为产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

进入“无人区”，需要通过突破技术发展瓶颈来获得

“创新租”和拓展发展空间时，才有足够动力投入基

础研究进行原始创新。从我国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大

量新兴技术创业企业的基础研究实际是在大学或科研

院所完成，竞争较为激烈的信息制造产业的头部企业

投资基础研究，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获得巨额利润，

也开始投入资源布局基础研究，但绝大多数企业在生

存压力下缺乏投资基础研究的条件和动力。国有（中

央）企业依然具有因制度优势获得利润的空间，开展

基础研究的内生动力不足，研发活动以逆向工程和集

成创新为主。

（2）国有企业绩效考核评价对基础研究的压力传

导不够。在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

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

位，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建

立科技创新考核评价制度，是推动国有企业（中央企

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指挥棒，也是促使企业加强基础研

究的压力传导机制。2023 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进一步将中央企业经营指标体系优化为“一利

五率”，其中“五率”分别是净资产收益率、营业现金

图 7     中美企业发表论文情况比较
Figure 7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terprises in publication 

数据来源：科睿唯安 InCites 分析平台
Data source: Clarivate InCites analysis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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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企业基础研究的“动力—能力”框架
Figure 8    “Incentive -ability” framework for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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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资产负债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

率。其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全员劳动生产率都是侧

重科技创新的考核指标。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办法》中提到“对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的企

业，在年度考核中给予考核奖励加分，并适度扩大科技

创新奖励加分范围”。但实践中，经营业绩指标依然是

考核核心，造成很多中央企业领导班子囿于阶段性的经

营业绩考核压力，选择“四平八稳”的工作方式，不愿

尝试对基础研究的探索，而倾向于将研发活动集中于集

成创新和亮点工程。在考核指标中缺乏对基础研究相关

指标的精准设计，未能将国家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

部署转换为压力约束，导致我国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推

进工作相对滞后。

（3）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需求采购政策未能

有效发挥作用。政府采购是引导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

重要举措。美国政府善于通过政府采购引导企业投入

前沿技术研发。例如，美国的洛克希德 · 马丁、波音

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等公司，多年连续获

得美国国防部或航空航天管理局的高额采购合同，围

绕政府要求进行颠覆性技术和产品研发。而在我国政

府采购政策中，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采购的政策

落实还需加强，同时仍缺乏研发服务采购及相关知识

产权规范。甚至还有民营企业反映，政府采购中存在

通过指令性限制将其排除在外的现象。

（4）知识产权制度对基础研究产生的重大原创成

果的保护不够。一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上聚焦

新兴领域应该保护什么、怎么保护以及保护的市场范围

等缺少整体部署。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在审核周

期、保护形式以及侵权成本等方面，对突破性成果的有

效保护不足。例如，发明专利审核周期大都超一年半时

间，对创新的快速反应不够；企业基础研究成果与商业

利益紧密相关，往往不宜公开而适用于技术秘密来保

护，但目前国内技术秘密的法律地位较弱，保护力度有

限；此外，国内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非

常不利于激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

3.3 从能力来看，人才制约问题突出，产学研合作
基础研发较少，难以利用科研基础设施
（1）基础研究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的高端研究人

才，这类人才匮乏是企业普遍反映的最关键的制约因

素。近年来，国家科技计划指南编制越来越重视邀请

产业科学家参与，但当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

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不能将技术需求转化为科学问

题，甚至部分行业领军企业虽有意愿投入基础研究，

也面临着不知道投什么、怎么投、不敢投的困境。研

发人才质量，决定了企业基础研究能力水平。然而，

当前企业对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许多科研

人员担心到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容易造成“学术掉

队”。此外，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政策在企

业落地难，使得科研能力较强的人才更加不愿意到企

业就职。人才供需结构也制约着企业的人才队伍建

设。大学学科设置过细，人才培养太“专”，不能为

新兴领域的企业提供所需复合型人才。据储能电池、

高端医疗器械设备等领域的企业管理者反映，企业所

需的具有复合交叉学科背景的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并

指出高校培养的研究生缺乏快速学习和知识整合能

力，不能满足问题导向的快速研发需求。

（2）政策补贴企业基础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有待提高。一方面税收优惠和科技计划等补贴政策

不能精准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各国通过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税额抵免等优惠举措，有效激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但同样政策工具用于激励企业基础研究活

动时，在落地实施的精准性和便捷性上都面临巨大挑

战。实际操作中，把研发人员和经费投入划归到不同

类型的研发活动，不仅会提高企业申报成本，而且可

能产生数据不实等政策扭曲风险。通过重大科技计划

引导企业投入基础研究，也面临执行困难。支持企业

开展原创研发的任务分解和企业遴选机制尚不健全；

对财政资金使用的严格审计要求，显著降低了实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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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积极性。2020 年，

中国企业执行的来自政府的研发费用为 126 亿美元，

占企业总研发费用的  2.81%；同期美国企业则执行

了 212 亿美元来自政府的资助，占企业总研发费用

的 3.90%③。

（3）产学研合作研发未能有效带动企业基础研究

能力提升。与学术界合作，是提升基础研究能力的重

要途径。全球来看，中国高校和政府科研机构来源于

企业资助的研发费用规模都是最多的。2020 年中国高

等教育部门获得企业资助的研发费用总额为 159.38 亿

美元（当期PPP），相当于美国（43.76 亿美元）

的 3.6 倍；公立科研机构获得企业资助的研发费用总

额为 45.19 亿美元（当期 PPP），远高于位居第 2 的德

国的 20.68 亿美元（当期 PPP），美国则仅为 1.99 亿

美元③。然而，从合作方式和活动内容来看，企业与

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多为委托研发，围绕企业需求合

作开展基础研究很少。部分原因在于合作双方的目标

不一致，企业希望解决决定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技术问

题，而高校、科研机构则更关心论文产出，导致合作

效果不好。另有部分原因则是合作研发中或因师生关

系或因企业研发能力弱等造成企业话语权偏弱，很难

主导研究方向和过程。

（4）当前财政性资金投入形成的科研基础设施与

研究数据，在支撑企业基础研究能力提升方面未能充

分发挥作用。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平台、科研

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程度仍不高，大部分企业无法利用

这些平台和设施，造成企业基础研究仍面临较高门槛

和成本。另一方面，开放科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

缺乏相关渠道获取由财政经费支持的科研项目所形成

的数据和成果，难以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开展适应企业

需求的基础研究。

4 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

基于“动力—能力”分析框架对我国企业基础研

究存在问题的分析，建议多措并举，依据产业和企业

的不同发展阶段分类支持。加大需求牵引，激发企业

基础研究的内生动力；促进开放合作，通过完善企业

基础研究的要素供给和配套支持来增强企业的基础研

究能力。

（1）分类施策，针对产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企业

基础研究引导策略。加强产业政策研究，依据产业发

展阶段和国际竞争位势，形成科技计划、平台建设、

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对

尚处于培育阶段的新兴产业，促进共建产学研合作研

发平台，加大人才供给、条件支撑，并通过政府采购

创造需求。对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优先发展产业领域，

重视运用科技计划支持企业牵头解决产业关键核心

技术问题。对发展较为成熟的产业，减少政府直接干

预，主要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发企业建设基础研究

平台的内在动力。

（2）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合建实验室，探索人

才自主培养和使用新模式。借鉴美国科学基金会支持

“产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和德国联邦教研部支持

“研究园计划”的做法，建议中央科技计划中设立专

项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合作实验室。依托

共建实验室，面向产业前沿及时调整学科设置，不断

优化交叉融合学科方向，完善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

的方式和途径，以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完

善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间人才的双向流动制度，鼓

励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加强对企业研发

人才的荣誉激励，扩大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规模和序

列，将评奖向企业倾斜。

（3）改进企业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的选题、组织、

评审和决策机制。① 完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形成机

制，发挥企业“出题人”作用，厘清“卡脖子”技术

及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引导企业建立中长期技术布局

和储备、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的规划。② 支

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重大科技项目研究，发挥“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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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用，引导中小企业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

任务，完善重大科技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

制，简化和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审计要求。③ 推广中

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

委”）共同设立联合基金的模式，鼓励科技领军企业

包括民营企业与基金委面向国家需求联合设立专项基

金，支持产业基础共性技术研发，鼓励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联合申请。

（4）促进科研基础设施的共享和科技成果的共

享。强化大科学装置、科研仪器设备平台、科学数据

中心等科研基础设施的共享评价考核，加大对企业使

用科技基础设施的补贴，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提供科

研基础设施的支持。加快推动财政性资金支持形成的

科技成果的汇交和分类分级管理，在保证科技安全的

前提下，促进科技成果的开放共享。

（5）加快健全激励企业开展原创性创新的政府采

购制度。① 研究制定激励创新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

加大以合同方式购买企业新开发的技术、产品或服务

的资金投入。② 完善与政府采购研发服务相关的知识

产权政策，明确政府采购技术资料和软件等的权利类

型、范围和时限等。③ 确保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平

参与政府采购竞争。

（6）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① 持续引导企业

提高知识产权战略布局能力，综合运用发明专利、技

术秘密等多种知识产权形式建立保护体系。② 加强技

术秘密保护制度建设，重视使用技术秘密保护企业基

础研究成果，完善技术秘密的审查，加大技术秘密保

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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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 Efforts to Improve Policy System to 
Support Basic Research i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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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s are the principal player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r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in basic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realize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n obvious gap between the bas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or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is study, we firstly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asic research, finding that expenditure on basic research in enterprises accounts for a relatively low proportion of that 
in the whol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even though the output of basic research produced by enterprises has increased, its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creation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n, using an “incentive-ability” analysis framework, we revealed the constraints hindering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onduct basic research. It shows that incentive for firms to invest in basic research is insuffici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the problem of talent restriction is prominen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in basic research is limited,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enterprises to use scientific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we present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in this study to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to support the basic research in enterprises. These measures include: develop 
differentiated basic research guidance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support enterprises in setting up laboratories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ogether with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mprove the selection, organization,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for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undertaken by enterprises; expand shar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achievements; reform the 
government outsourcing system to encourage original investment by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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